
我的故事 ~ 19. 我们是主人翁
“世间人如此之多，人生轨迹总有相似之处……”

我不敢和伟人相比，但是就像孙中山、鲁迅，当时都是学医的。医术能给人看病，但

是能治的人太少。虽然我的医术能医治他们的病痛，但是不能医治他们心灵的苦闷，

所以就想为他们多做点事，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萌生了从政的念头。

我祖籍浙江杭州，出生在上海，后来去了日本。在日本，由于各方面原因感觉都不方

便，父母觉得还是要去个英语国家。我从小就想做医生，80年代底，就从日本来到澳

洲学医。那时候美国还是很排斥中国的，而澳洲接受留学生容易一些。但是学医还是

很难，费了很多周折进了医学院。在澳洲，学医是最难的科目，尤其是对海外学生来

说。刚来时，文化和环境等各方面想要融入也不那么容易。所以我就先学了个生物学，

以为成绩好就让我进了医学院。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刚开始我拿了学位但是没有身份

就不能在医院上班，我就在外面转，哪里请就去哪里试一下。最后墨尔本有一家医院

请我这样的医生，给我做担保，我就留了下来。

当时，雇主提名留下来的时候, 就发现很多留学生来了以后，过一段时间，家人也过来，

特别是老人过来以后非常难受。就是因为所谓的“三不”，“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

听，有嘴不能说”。经常只能数来往车辆，或者从这条街走到那条街，非常苦闷。所

以我一直认为既然来到这个国家，你就必须设法融入这个社会。后来，因为我在这里

时间长了，语言和其他方面都比留学生要强。所以很多人，不光是华人，包括很多西

方人，都鼓励我去从政。从政的第一步就是地方政府。2002年我参选了市议员，一举

就成功了。这可能是澳洲有史以来第一个大陆背景的议员。很多人问我选举难不难？

我会问他：你见过敲千家门吗？有的时候你敲门，人家一看你是亚洲人，不感兴趣，

还有可能是自由党的选民。你要同他们解释你的施政纲领，他们就会觉得你虽然是亚

洲人但是说话跟他们一样，虽然是工党但也很有道理，他们就选你了。最重要的是争

取选票。这是民主社会最重要的，本来不选你的，现在选了，这给我很大的成就感。

后来，因为我已经做了几年市议员，就游说其他8位议员，大家一致推举我，我就

在2006年当选市长了，成为大陆背景的第一位华人市长。其实，我个人做医生的收入

绝对比从政要高，但是为什么要做呢？真的就是要为华人做点事情。那些荣誉，我是

要分享的，这是华人的骄傲，特别是澳大利亚华人的骄傲。2006年以后，我连任了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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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12年我就没再竞选，因为已经10年多了，也想休整一下。

这段路程当然挺长，可以说也挺艰辛的。对于当市长和议员，人们的反应有两种，一

种是觉得你总在外面吃饭，参加活动，挺荣耀的。我就半开玩笑地说，我宁肯回家陪

老婆孩子吃晚饭，高高兴兴呆在家里。前两天我应邀参加一个活动，人家说你好兴致，

我说这不是兴致，这是工作需要。有的人很能理解，知道从政其实挺辛苦。有人会问：

做议员、市长每天都做什么？市政府你是可以兼职的，到州联邦你就得全职，不能兼

职了。除了自己的工作，你还得做市政府的工作，所有的决策都得投票，市长也就是

一票。有意思的是，在我当市长期间，去中国访问，人们都喜欢问，你们市长一年能

批多少款项。我说我根本不能批任何款项的，我的市长就是一票。我的职责就是主持

会议，其他跟普通议员都一样，但我们几个议员一块，比方说投票5对4，那么就少数

服从多数，就这种方法。

很多人问从政有什么好处啊？我说好处没有，坏处多多，我要花费成倍的精力去工作。

但我们是为整个全体，澳大利亚整个华人社团，不能光为钱，不能那么狭窄，很多时

候你要看到将来。我一直在想，这里的澳华社区，已经入籍的华人应该有主人翁的姿

态，做什么事情不要想我是普通老百姓就别管了；或者想我年纪也大了就算了吧，孩

子弄好就行了。这是一种错误的姿态，我们一定要有主人翁的心态，我们不去争取，

没人会把东西放在碟子上给你送来。我们不是去抢什么东西，我们就是要争取自己应

有的权利。

有一次，一个华人意外死亡。平常的庆典华人都愿意做主席台，爱排在第一第二，而

碰到这种事情没人出头了。我就说我们去找警察，问到底怎么回事，他们说肯定会给

我们一个答案。华人就是为了名誉拼搏，名誉是广义的，或是为了荣耀，是为了华人

整体荣耀，没有个人好处，这是事实。

所有的华人社团大多数都很好，同乡会也好，在弘扬华人社团方面都做得非常好，这

是毫无疑问的。我们澳华社区这么多年所做的，主要是和主流社区接轨。有不少社区，

像墨尔本东北区华人协会，当时也是第一个大陆华人背景协会，我做了十几年会长。

我们经常和意大利等社团交流，派人出去演出，他们也经常和我们一起联欢。我们要

做的就是这种跨越种族的交流，不能只局限于春节吃个饭，要去和洋人交流，同主流

社会交流，让他们了解我们华人是怎么想的，我们期望政府怎么做。澳华社区议会的

一个重要职能就是起到桥梁作用。政府有什么决策要听我们的，比如政府要建个养老

院，要问你们有什么想法。有些人年轻的时候可能还能说些英语，老了以后就退回到

母语了。所以我们就提出来，在语言方面应该有些能讲中文的服务人员，能跟老人沟

通；饮食方面应该有些华人的饮食，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

在同澳洲的主流社区交流时也会出现令人头疼的情况。西方的社会有相当多的人是戴



有色眼镜看人的。他们会问很可笑的问题，你们有没有冰箱？是不是还拖辫子？非常

愚蠢的问题。请问，你去过中国没有？你知道中国怎么样？看过中国的高铁没有？他

们还停留在中国很落后的概念里，好像中国人仍然缺衣少食。

西方人对中国不了解。有一个中国代表团来谈合作的事情，谈到11点半到12点了，洋

人说明天再来，我们签合约。第二天人家等着签约，中国人不来啦。为什么啊，中国

人说，你没诚意。12点是什么时间，吃饭时间，你都不请吃个饭，没有诚意。晚上时

候唱歌啊、桑拿啊，在中国都是不成文的规定，要不就是没有诚意。据说中国人做生

意，10桩生意有9桩半都是在咖啡馆里、舞厅里促成的。我们这边有什么事你来我办公

室谈，签约在办公室里签。事实说明，西方人做事和中国人完全不一样，这就是文化

的差异。

作为第一个华人市长，我出席活动的时候，华人很高兴，西人也觉得多元文化很好。

主人翁的姿态是指我当市长，不仅代表华人，也代表西方人。我们这一代特别是那

些40签的学生，至少来了10年20年了和新一代很容易接受我的理念。但是很多人不能接

受，主要是老人，他们大半辈子都在中国过的，你要让他们具备澳洲主人翁精神，他

们接受不了。一般来说，对于老人不能强求，但还有一批人要让他们尽早接受。像163

移民，他们常说老外怎么样，我们怎么样，虽然有些事情确实让人看不惯。有些刚来

的新移民，在国内经济条件比较好，初到这里就说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既然选择了

在这里生活，就应该以这里为家，入乡随俗。应以主人翁的精神，让自己逐渐融入到

这个社会中去。世间人如此之多，人生轨迹总有相似之处。

这次维州工党提名我做上议院的议员，是在西市区，上议院的候选人。我排名第三，

就是说有一定希望，但谁也不能保证一定赢，还要争取去努力。要是能当选的话，我

就得全职做这个工作。如果没有赢呢，我还是做诊所，投身社区，维持华人社区议会，

我会继续做这方面的事情。为了整个华人社区，我还得继续奋斗下去。


